《我们的办公室》系列短剧之七
节外生枝
本集新人物：
孙总，公司董事总经理

男青年：快递公司职员送货员
潘媛：来, 这边，一人一张。
经理：小潘，给总公司留的落实了吗？

潘媛：哎，工会早就提走了。
经理：小宁，我们自己留的呢？
（小宁指指库房。）
小宁：那还用说，放心吧，只多不少。
潘媛：哎，经理，好像广交会快到了吧？
经理：是啊，小宁去年不是争着要去吗？这回有机会了。
（小宁听罢，停下手中的活儿，晃晃口罩。）

小宁：唉哟，饶了我吧，现在谁还去凑这热闹，真要摊上非典就惨了。
潘媛：哎？那天韩总不是说让你们准备着吗？

（众人又涌进来，潘媛赶紧迎上去）

潘媛：哎，提货在外边，跟我走，跟我走。

经理：这一不留神，咱也当了口罩大王啊。

小宁：韩总什么时候说的，这可。。。这不能开玩笑啊。
经理：我们 先对对帐。

小宁：哎，这可是原则问题，“百年大计，安全第一”呀。
（正在这时，孙总推门进来，大家连忙站起身打招呼。）

经理：孙总好！

孙总：这里条件不错嘛？

大家：呵呵，还行。

孙总：反正是临时的，先凑合凑合吧。大家辛苦啦。
经理：哎，孙总更辛苦。

孙总：哦，大家都晒黑了。
小宁：嘿嘿，嗯，孙总更黑。
经理：不太黑，不太黑。

孙总：韩总在吗？

经理：在，在。

（小宁、潘媛看着经理把孙总请到总办。在门口，经理也被叫了进去。）

潘媛：哎，孙总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儿？
小宁：还用问？大老板来了，肯定是有最高指示。

潘媛：我怎么老觉得孙总有点那样，比韩总还左。
小宁：跟上面倍儿紧，上面一说打压法轮功，立马就把郑高工给送进去了。
（总办内。）

韩总：孙总，据了解，本次广交会情况不乐观。
经理：是的。听说呀，往年的一些老商家都退出了，尤其是老外，因为非典，都不来了。
孙总：所以呀，部里有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全力组织参加。这次广交会呢是一项政治任务，各单位一定要全力组织参加，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形象问题。
韩总：孙总，我们部门派王经理和李小宁去，您看行吗？
（经理眨眨眼睛，不露声色地打量两位老总。）

孙总：部里意思是这样啊，参展团呢要老总一级带队。我看你还是辛苦一趟吧，你政治上比较过硬。
经理：那我和李小宁呢……
孙总：我看不要都去，人走光了也不行。

韩总：王经理，你去跟李小宁讲一下孙总的决定吧。
经理：哎，好的。

（经理说完，走出总经理办公室。）

韩总：我注意到关于非典的谣传很多。其实非典就是一种常见病，我看了一期最近的“焦点访谈”，人家专家说，即使传染了，不用治疗也会好的。

（经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随即拿起电话。）

经理（抑制不住地高兴）：夫人哪，告诉你一好消息，广交会不用去了。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我就是有办法嘛，对不？啊？……知道了，知道了，不就是戴口罩嘛……戴上了，嗯，嗯。
（画面黑。）

（经理办公室内，办公桌上放着口罩，经理正手拿盒尺，正在量窗子的尺寸。然后，经理拿起电话。）

经理：喂，高３米３，宽２米２，你给想办法装一换气扇，个儿大点儿，劲儿猛点儿。

（画面黑。）

（公司的日历牌上写着：韩总出差，广交会。）
（在潘媛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瓶消毒水，潘媛带着口罩，戴着手套，在用消毒水擦拭电话、键盘和显示器。）
（在北京市地图前，小宁耳朵上挂着口罩，用红点在地图上对SARS爆发区域做标记。）

小宁（自言自语）：简直是变魔术。说没有就没有，有也没有；要说有立刻有，其实本来就有。

（这时经理出来）

经理： 哎，小宁，干嘛呢？

（经理看到小宁用红点在地图上对SARS爆发区域做标记，连忙说）

经理：哎，别弄了，别弄了，要让韩总看见了，再有个说法。

（街上的行人匆匆，大家都戴着口罩。）
（办公室的门开了，经理抱着两包卫生纸走进门。）

经理：哎呀，这怎么得了，商店全光了，就剩这个了，还高价，你们俩一人一包。

潘媛：哎，真逗，这也不能当饭吃呀。

小宁（正在吃维生素）：哎，这也是生活必需品呀。有几个能像老江啊，一有信儿就先跑上海去了。我抢了６箱方便面，一人两箱，啊。
潘媛（对经理）：哎，经理啊，我看我不需要这个，您还是自己拿回家吧。

经理：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好，就这样。
（经理走进办公室。）
（潘媛将一个中药袋放到李小宁桌子上。）

潘媛：哎，公司发的药，一定要吃啊，增强抵抗力的。

（潘媛递上一份表格，让小宁签字。）

小宁：哦，谢谢。嗯。。。嗯，听说点香杀非典，现在什么香都脱销了。我们家还有点儿蚊香，要不明儿咱们也熏熏。
潘媛：嗯，好啊。
（潘媛拿起另一个中药包走进经理办公室。）
（有人敲门。一位带口罩的男青年出现在门口。）

速递员：有人吗？快件。
（小宁答应一声，立即戴上口罩、手套，接过信封，签字。）

速递员：能不能借电话用用？
（小宁顺手一直潘媛的电话。男青年摘下口罩，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速递员：喂，杨儿啊，今儿你值班儿啊，哎，我跟你说啊，东城这边儿也不成了，这没法儿弄，这非典的，一半儿不让进，还一半儿我实在是不敢进，我跟你说啊，你跟头儿说说，明儿明儿。。。明儿歇了吧啊。啊，就什么着了啊，啊。
（一边说着，男青年一边干咳几声，竟还打了一个喷嚏。打完电话，男青年抬起头来。）
速递员：谢了啊。
（男青年发现室内只有自己。）
速递员：（嘀咕）：嗯？人呢？

（速递员忽然发现小宁正紧张地隔窗张望。）

速递员：（嘀咕）：毛病！

（男青年转身出门。）

（会议室内，小宁一边向外隔窗偷看，一边再往脸上戴第二个口罩。）
（经理室内，潘媛也在戴着口罩向外看，经理一边戴口罩一边打电话。）

经理：刘儿，我们这儿有情况！带着家伙赶紧过来。重点是电话。
（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人身穿隔离服，全副武装，手拿消毒器具）

刘儿：怎么了哥们儿，今儿得喷喷？

小宁：刘儿，重点是电话。

（刘儿后对着潘媛的电话狂喷药水。） 
小宁：哎，刘儿啊，麻烦您受累，把屋里这些个叽角旮旯全我喷了！

刘儿：行啊，没问题，包给我了。

（话音刚落，药水一下喷到小宁桌子上的药。）

小宁：哎哟，我的药。

刘儿：这事儿就得万无一失，知道嘛。

（画面黑。）

（办公室内，潘媛的电话换了新的，潘媛正在擦拭。小宁正在搅着饭盒里的方便面。）

小宁：这小刘啊，真够猛的，愣把个好好的电话喷短路了。
潘媛：除了消毒，预防非典首先要通风，电梯不要坐，乘车要开窗。
小宁：对了，饭前便后要洗手，东摸西摸要洗手。尽量用脚代替手，按键千万别用手。
潘媛：那用什么呀？

小宁（掏出钥匙）：用这个啊，尽量减小接触面积。

（这时，经理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拿着饭盒和一包方便面。）
经理：还有啊，聚餐十分有害，出门口罩要戴。
潘媛：谈话两米以外，保持良好心态。==。

（潘媛刚走开，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经理顺手拿起电话。）
经理：韩总啊，您辛苦了！……报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您桌子上了。您明天就来上班啊？好，好……您身体好吗？……再见。
（经理放下电话，眨眨眼站在原地发愣。）
潘媛（拿着饭盒回来）：韩总真行，也不多休息两天。
小宁：有什么不对了？
经理：韩总……，在干咳。

（小宁一下站起身。）
小宁：太危险了！韩总可千万别来。

潘媛：发烧吗？体温超过３８度就坏了。

经理：不清楚啊。这刚报道说广交会５万余人参加，没有发现一例非典。当然了，这韩总干咳嗽了也不代表什么。
小宁：这叫疑似病例。再说了，就算当时没有症状，也不能保证１０天潜伏期以后不发病啊。
经理：这事儿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过火，再说了，电台报纸都报道广交会期间没一例非典病人。

小宁（挽袖子）：依我看，先把韩总隔离起来再说。

潘媛：你以为你是警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明天韩总往这一站，我看你怎么隔离。
（经理拿起新电话手中晃晃。）

经理（表情严肃）：别吵了，看来只有对韩总实话实说了。
（小宁、潘媛看着经理，对经理的果敢显然有些吃惊。）

（画面黑。）

（第二天，早上。韩总看看墙上的钟，奇怪地环顾空旷的办公室。忽然发现在潘媛的办公桌上由张纸，只见上面写道：韩总，您好！我们不幸遭遇了一位非典疑似病人。为了保证您的健康，从今日起我们在家隔离。另外，办公室已消毒，请您放心。署名：王志强，李小宁，潘媛。韩总看罢，摇摇头。）

韩总（干咳两下）：这些年轻人哪，说风就是雨！

（孙总此时推门进来。）

孙总：老韩，你好！

韩总：啊，孙总你好。
孙总：情况怎么样啊？
韩总：嗯，不太好。这次客户来的很少，普遍合同签的不好。
孙总：现在咱们北京也是疫区了，情况很严重。目前的任务呢就是上下一条心，打好抗击非典这一仗。

韩总：对，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党员干部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吃在办公室，住在办公室。

孙总：另外呢，要注意对员工思想的引导，统一思想，统一部署，大力宣传学习医务人员的先进事迹，倡导民族精神，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有呢，对非典本身不要太强调。
韩总：这我明白。这确实是我们战胜困难的法宝。
孙总：上海已经先动起来了，各级领导和疫情挂钩，疫情爆发的一律拿下。
（韩总忍不住干咳了几声。孙总一皱眉。）

孙总：哎，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韩总：没事儿，回家后有点咳嗽，可能在飞机上着凉了。

孙总（忙站身）：你可得注意身体啊，我看你还是先看看吧。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画面黑。）

（在家中，经理拿起电话。）
经理：喂，李小宁吗？告诉你一个确切消息：韩总真得非典了！

（李小宁在家中拿起电话。）

小宁：喂，潘媛，是我啊，咳，我是李小宁啊。告诉你一个特快消息，韩总得非典了！幸亏咱跑得快。唉，怎么样，在家待着烦不烦呀？我，我是不烦哪，哎，我刚写了一首诗，念给你听听。喂，喂。。。。。。
（潘媛随即也拨了电话。）

潘媛：喂，经理？我是潘媛，韩总得非典了！还是让孙总送进去的呢。
经理：是嘛？！怎么回事儿？

（画面黑。）

（空荡荡的大街。）

（李小宁一边在纸上写着，一边举着电话说着。）
小宁：兵七进一。这两天啊，我上网查了查，这国外啊不叫非典，叫萨斯，意思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经理：炮二平三。有什么区别？非典是中文的称呼吗？“非典型性肺炎”，一听就明白。
小宁：车一平二。区别大了。萨斯是极易传染的新病，没有特效药，还有生命危险；这非典啊，是老称呼啦，不传染，是肺炎当中最轻的一种。这两种病的病毒类型啊完全不一样。
经理：需要非典就非典呗，全国一盘棋。老江那边儿忙着连任，这边儿“杀死”、“杀死”的，多不吉利。马八进七。

小宁（得意地）：炮三平四，将，怎么样？死了吧，哎，嫂子怎么样？忙了吧？
经理：你嫂子戴着大红花上前线去了，正冲锋陷阵呢，说不定还火线入党呢，让人担心死了。
小宁：唉，太感人了。哎，韩总怎么样了？

经理：听说恢复得不错。等等，你将着我了吗？我这边儿老将儿早挪窝了。
小宁：哎，哎，哎，有没有搞错啊？你什么时候跑的呀？
经理：你一提萨斯，这老将儿就带着全家跑到上海去了！记着明天上班儿。
（画面黑。）
（空空的办公室又有了生气，经理、小宁、潘媛上班了。）
小宁与经理激动的握手：哎呀！
潘媛：大家好。

经理：哎呀，小潘哪。

小宁：大家都来了，太好了。

潘媛：哎，大家都好像变胖了。
经理：是啊，这非典让大家改变不少啊。
小宁：那倒是，大吃大喝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经理：是啊，这卖淫嫖娼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小宁：这欺上瞒下党治不了，非典它也没治了。
潘媛：哎，说真的，韩总怎么样了？
经理：哎呀，据说恢复得不错，可是孙总又病重住院了。
（画面黑。）
（韩总终于回来了。潘媛为韩总送上一束鲜花，经理和小宁上前与韩总握手。）
韩总（感动地）：哎，谢谢，谢谢，谢谢。
潘媛：您能回来太好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得奖了。
韩总：得奖？
经理：总公司要召开“抗非典”表彰大会，您是“敢斗奖”。
小宁：其实啊咱们是双喜临门，我们部门得是“特殊贡献奖”。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为大家送去了口罩和消毒水。
经理：说到底还是我们的项目好啊，刚好手上有现货。
韩总：你也不容易呀，张医生几个星期不在家，你是又当爹又当妈，应该得“持家奖”。
经理：哪里，哪里，荣誉属于党和人民。
潘媛：总公司通知，要求我们部门交篇发言稿。
韩总：小潘，你就先代大家起草一个吧。
（潘媛面露难色。）
小宁：嗯，没关系啊，我们帮你凑凑啊，那个让韩总先休息休息。
（画面黑。）
（韩总办公室）

韩总：孙总怎么样了？
经理：据我太太说呀，还在治疗中，但具体情况还看孙总本人了。
（韩总默默点点头，舒了口气。）
韩总：不过，说孙总得的高血压、心脏病，还高度传染，是不是有点儿太牵强了？
经理：也是没办法。这高血压和心脏病是孙总得了非典后的并发症，但是这非典指标用完了，就只好用并发症报道。
（韩总站起来走到窗前，沉思了一下，象是自言自语地，对着窗外说着。）
韩总：没经历过的是不知道，生与死离得的是那么近，人是那么的脆弱。
（经理默默地看着韩总。）
经理：是啊，要是家里人能陪一陪可能会好一点。
（韩总好像没有听到。）
韩总：唉，真是一场梦啊，真没想到啊，人在生死之间，往事会历历在目。在觉得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想起过去的言行，真的是后悔呀。
经理（有所体悟地）：是呀。孙总现在也挺难的，可能孙总也会像您这么想。
韩总：我们大家也要是能真正好好反思就好了。
（画面黑。）
（办公桌前。）
潘媛：哎，开始吧，我洗耳恭听。
小宁：依我看，我们应该想一想萨斯的危害啊。一个病人医药费起码是几万，还有生命危险，波及全世界，多大的损失啊？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开始的掩盖吗？
潘媛：不是解释了嘛，那是因为非典是新型传染病，我们没有经验。
小宁：那我们对非典的控制可是太有经验了。注意没有，我们国家的萨斯曲线跟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爆发时直线上升，突然遍地开花；说消灭，一声令下，曲线直线下降。
潘媛：那是我们众志成城，措施得当。
小宁：把非典病人装在救护车上满城乱转，躲避世卫人员的检查，也是措施得当？我们家邻居二狗子是开救护车的，可长了见识了。

潘媛：哎，上海表现不错的。

小宁：老江的指示是哪有非典，哪的官员就地免职，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你想想，非典还有胆儿出来？
（经理室内，经理看完潘媛的笔记。）
经理：要点是不错，作发言稿的提纲肯定是过不了关的。
潘媛：我只是想深刻一点。
经理：心里明白就行了，现在是“舆论导向”。慢慢你就深刻了，按我说的改吧，没错。
（画面黑。）
（办公室内，小宁在办公桌前鼓捣着。）
潘媛：哎，李小宁，专家可说了，非典有可能死灰复燃，你说会不会是谣言？
小宁：难讲。这非典啊来无踪去无影，除了隔离啊没招儿。至今啊连传染途径都不确定。

潘媛：哎，要是能预防住就好了。
小宁：对了。秘诀在于扬正抑邪，这不，我刚搞好，咱办公室肯定没事儿了。
潘媛：哎，这是什么呀？是块干姜吧？

小宁：不单是皮儿干了，连心儿都黑了。这招儿本来人家是密不传人，只是目前情况特殊，才有高人透露民间。
潘媛：是嘛？这到底叫什么呀？
小宁：这还看不出来，这就叫“吊老姜”。
（画面黑。）=
